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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为 了 厂 长们
卢平　山 竹

说起 来有 点 象天方
夜谭 。然而 ，在这 里 ，你
时刻都可 以 听 到一个个
荒诞的令人耳 目 一新 的
农民敲榨工厂 的 故事。

《 红 高 梁 》新传
这里不 产 红 高 梁 ，但用 以 玉米为 主 要原 料 情

酿出 的 优质 特曲 ，其色香味和红红 的 高梁 酒一 样
醉人。这 便是座 落在 汉江北岸 ，有十六年厂 龄的
县酒厂 。今年三月 上旬，酒广 所在 地的 菜湾 乡 某
村，由 七人组成 了 一个 “建水塔委 员 会”。“委
员会”决 定，酒厂 必 须 拿赞助 费一万元 ，否 则 ，

“ 委 员 会”有 权禁止 酒厂 从滔 滔 汉江 中 抽 水。十
指直 扼 酒 厂 的 咽喉 。

酒厂正 处在 扩 建 过
程，资金 十分 窘 迫 ，但
仍答应 资 助 三千 元。村
上未达到 目 的 ，便 采取
非常 时期 果 断 措施 ：切
断水 管 ，拿走 抽 水 阀 门
和电 缆 线 ；村 上 开 工
资，组织村 民 日 夜 值
班，不 准 抽 水，不 准 修
理。结 果 ，停 产 四 天 ，
造成直接 经 济 损 失近二
万元，厂长 多 次 找村组
干部 协商 ，结 果碰 了 一
鼻子 灰 ；村 上 的 口 号
是：不接 触 、不谈 判 、
不妥 协 。

酒厂 万 般 无 奈 ，连
日来一个个 求 爷爷 告奶
奶，才 集拢 了 几位 村 组
干部 ，厂长请求再 协 商
协商 赞助 费 的 数 目 ，一
位村 民 说 ：可 以 ，可
以，九 千九 百 九啊 ！厂
长无可 奈 何 地 说 ：好

洒！好 酒 ！
傀儡 厂 长

县水 泥 厂 从1988年入冬 以 来，已 出 库 八 百 多
吨水泥 ，而厂 长 却 没有 一吨水泥 的 批 条 权。生产
科一 位 负 责 同 志 要 买十 袋水泥 ，竟 然 给 农 民 说 了
不尽 的 好话，才 走 了 “后 门”。

水泥厂所 在 地双城村一组 自 1987年 以 来 ，厂
方尽管有 十 多 个富余 人 员，但仍 把 包 装 入 库 、出
窑、上 车 、出 库 等 工作，让利 给 组 上 ，一年可 收
入四万 多 元。1984年 由 村 组干 部 出 面提 出 组 织拖
拉机 运 输 ，经协商，厂 方 同 意水 泥 出 库 数 的40%
让该 组 运 输 ，一 年 亦可 收入 四 万 多 元 。可农 民 们
不满足 已 得到 的 利益 。他 们 私 自 把 装 车 费 原 定每
吨五角 钱涨到五元 ，包 装 水 泥 费在原价基 础 上提
高30%。如 不 按 他们 的 要求办，他们 就不 干 了 ，
但别 人也 干不 成 。厂 里工人去干，他 们 抢 走 工
具，并 摆 出 随 时打 架 的 姿势 。

令人 惊 叹 的 是 ，从1988年 10月 份 开 始 ，在 水
泥出 库前，农 民 划 地为 牢 ，手指 成堆 ，将水泥 归
为己有，然 后 每 吨 加价15元 出 售 给用 户 ，未经过
任何劳 动 ，就获得 了 大笔 收入。还有 的 农 民 就

地将每 吨 131元 的 水
泥，抢 占 到手，然后 以
2 00元一吨 倒 卖给基建
单位 或个 。

短命 的 消 息 树
某厂新 扩建工 程，在 党家 坝征 地40亩。在决

定某 日 清理地面 附 属 物 时，一夜 之间 ，变戏法似
的，地 里冒 出 了 成千 上 万株 “小树”。厂长知 道
有诈，便借故更改了 日 期。结 果 ，那成千上 万株
无根 之木，经过 几 日 暴晒 ，全 部 枯 萎。尽 管 如
此，厂长还是没有 逃 出 被数名 妇女 拍 巴掌 、拍 屁
股诅 骂 的 厄运，且乖乖地多 掏 出 几 万 元 才 了 事 。

钢丝 绳 的 妙 用
水泥 厂进 厂区 路 口 ，一根钢丝 绳 森森如路 闸 ，

横拴在 路两 旁 的 树上 ，牢 牢 地挡 住 了 进 出 的 车
辆，也牢 牢地操住 了 水 泥运 输 的 生杀大权。水 泥
厂的 两 辆 专 门 为 运 输而 购 买 的 大卡车，长 年 闲
置，年损失几万元。

以上 “高层 次”敲榨者 的 表现使人 感 到十 分
新颖 ，而 “低 层 次”敲 榨者 的 能 量也足 以 令 人瞠
目结 舌。

面对 这一切 ，人们
感到 震惊 、痛 心，更有
困惑 。

农民 们 这样肆 无 忌
惮地敲 榨工 厂 的 原 因 何
在？

有人 说 ，这是 因 为
目前农 民 的 素质 不 高 。
这有一定 道理，但不可
否认 ，农民 们 缺 乏有 效
的法 制 教 育，这是造成
他们 敲 榨 工 广 的 原 因 之

一位 农 民 说 起 来振
振有 辞 ：我是农 民 ，你
能扣 我 工 资 ？扣 我 奖
金？开除我球籍 ？现在
不搞 白 不 搞，社 会 就是
这……

尽管 农 民们 在敲 榨
工厂 中 有 不可推 卸 的 责任 ，但是许 多 同 志 认为 ，
对于 敲榨者 的 成 因 应 该进行全 方位 的 反思 。

酒厂 薛 厂长说 ：我 县大 部 分 工 厂都是在六 、
七十 年代建成 的 。那 时候不 存在 征 地 ，一些领导
随手 指 找 ；既 使征 了 地，手续 也不 完备，留 下了
后遗 症。随 着农村 责 任 制 的 实 行，贫 困 山 区 的一
部分 农 民也 想 走 致 富 的 捷 径 ，他们 盯 住了 厂 矿。
所以 ，他们 要 么 提 出 的 要 求 急 功 近 利，苛 刻 浅
薄；要 么 拿 出 无 赖手段，使你 奈 何不 得 。我 们 厂
从七 四 年建 厂 以 来，酒 厂为 附 近 的 农 民做 了 无 数
的好事，厂 里 的 酒 槽，全 部 无 偿 送 给 了 农 民。仅
此一项，酒 厂少 获 利20多 万元 。

磷肥 厂乐 厂长直 言不 讳 地说 ：我做为 一 个企
业的 厂长 ，有 两最 ，最 头 疼 农 民和
厂里 扯皮 ；最 害 怕 农 民倒 卖 磷肥 。

一位不愿 意 透 露 姓 名 的 厂长
说：有 一 个厂子，为 了 和 附 近 农 民
缓和尖 锐 的 矛盾 ，他们 只有 经 常 给
村组 干 部 上 上 贡，烟 酒 烟 酒。纸
厂、玻璃厂 、汞锑 矿等 等 广 矿，不
仅在 受到 周 围 农 民 困 扰，同 时，农
民还提出 了 向 党家 坝 、流 田 埔 学 习
的口 号……

这些沉重而 又 焦 虑 的 话，不仅
仅是在 反思，更带 着 深 深 的 呼唤 ：
应该 采取积极 的 对策 ！

牡丹　胡 义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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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河在 这儿 拐
了个弯，遂甩下一
块地面。旬 阳 县磷
肥厂 即 在 此 。

这是 安康 地 区
仅此的一家磷肥厂，

位置举 足轻重 。
磷肥厂 的产品

自然 十 二 分 的 紧
俏：近
处的 农
民捷 足
先登 ，

守候在生 产车 间 ，磷肥
一俟 装 袋 ，即 装 上 平板
车、拖 拉机 ：远处农 民
则开来拖 拉机 、汽 车 ，
引得磷肥厂 四 周 如 闹 市
般喧嚷，有农 民 跑百 里
山路，啃 几 斤 干 粮，在
厂门 口 翘首 以 待。更有
甚者，握锄 持铲，将磷

肥仓 库 的 底 层
掘下尺 许，过磅 装 袋。工
人问 “黑 面 面化肥，这等
金贵？”农 民 答 ：“当
然，这是庄稼 的 黑 金 子
呢”。

1 988年，磷 肥 厂
产磷 肥 2951吨 ，硫 酸
1 800吨 ，实 现 利 税
1 5.73万 元，创 历 史 最 好
水平 。

然而，初 建 的 磷 肥
厂，没 这大 气候 1977
年仲 秋季节，磷肥厂 开始
筹建。推土机隆隆的 响 声
震撼 着 沉 睡 的 鲁 家 坝，干
部、工人饮 风餐露，日 夜
劳作。第一批磷 肥生 产 出
来了。目 睹一 车 车磷肥 从
车间 运 往储库，干 部 、工

人们 相 对默默 地 、自 信地笑 了 。
工人们 将磷肥分 送 给附 近 村 子

的农 民 兄弟，说：“你 们关 心 咱 们
建厂，这 些磷肥 赠 送 给 你 们 ，聊 表
寸心。”

农民 望望工人老大哥，又 望望
磷肥 ，皆 露出 或不 屑 一 顾 或惶 惑 状 。

“ 这 有 甚用 ？不要 不要 ！”直
摆手 。

“ 这黑 不 溜 秋 的 东西放在 院 子
又黑 又脏 ，碍 眼，还 死 占 地方，快
拉走 吧 。唉——”一声 长长的 喟 叹 。

磷肥 “完 璧 归 赵”，工人 皆 悻
悻然。

原来在几年 前 ，县上
有关 部 门 从外地调 入一批
磷肥，质 量 劣，肥效 差 ，
农民施用 后 连呼 “上当 上
当。”自 此 ，便对磷 肥有

了偏 见。
“ 凭 自 己 的产 品 质 量 ，在信 誉 中

发展 。还 磷 肥 的 本来 面 目 ，要让农民眼
红！”工 人 们 豪 迈 地说 。

众人拾柴火 焰高。磷肥厂 的产 品
果然 被 农 民 乐 而用 之 。

厂党 支 部 书 记何在文 ，是建厂 元
老也是 省 第六届 人大代 表。

厂长 罗 瑞 茂 是大学 毕业生 ，他认

为：近年来 ，本地 区农 民大 量 使用 碳
铵、尿 素 等 含 氮化肥 ，土地 不 同 程 度
结块，若 不 以 磷 肥 进行 综 合 土 壤 改
良，势必 导 致几年 以 后 粮 食 严 重 减
产，尤 其是在 农 民 对于 现行 政策 的 持
久性 有了 清 醒 的认 识 之下……大 学 毕
业后 ，罗 瑞 茂 回 到 了 旬 阳 县磷肥厂 ，
对98%试 剂 硫酸 的市场行 情 作 了 考
察，并 聘 请 省 化学 试 剂 厂 指 导 ，建 成 了
一座 高 精 度 现代化 的 试 剂 硫 酸 车 间 。

庄稼 人 从科 学 中 悟 得 ：地 要 种 ，
更重养：庄稼 需 要 氮 、钾 ，也 需 要
磷。如 同 人 来 到 世 间 ，要 吃 五 谷 杂 粮
一般。这一 觉 醒 ，便 蜂 涌 而 至 ，竞相
购买磷肥 。

罗瑞 茂 的 真 知 灼 见在 实 践中 得到
了印 证 。

然而，这 却 苦 了 这 个年 产3000吨
的厂 家。庄稼 人 的 胃 口 大 着 哩，全旬
阳县 ，全 安 康 地 区的 农 民 眼 巴 巴瞅着
磷肥厂 的 磷 肥 ，还有 山 东 、安 徽、福
建、四 川 、河 南等省 的老 客 户 哩 。

磷肥 厂 于 是开展 了 第二期 技改工
程。

第二期 技改 工 程 完 毕 ，将年 产硫
酸万 吨 ，年 产 磷肥 万 吨 ，旬 阳 县磷肥
厂会在 粮食 生 产 和 工 业 发 展 中 更 加显
呈其 威力 。

笔者 在 磷 肥厂 储 库 门 前 ，面 对着
川流 不 息 的 汽 车、拖 拉 机 ，聆 听 着

“磷 肥 真是黑金 子”的 美 誉 ，不禁思
索：农 民 喜笑颜开，满 载 着 能使庄稼
增产 的磷 肥而归 ，可 曾 想到 过磷肥厂
干部 、工 人 们一颗颗金 子 般 的 心？想
到过 他们 为 发 展 旬 阳 地方 工业度 过 的
不计其 数 的 不 眠 之夜？

这黑 色 的 金子 哟 ！

厂长 罗 瑞 茂 （右 ）与 书 记 何 在 文 。

刊头设计 蔡 院生
本版 编 辑　叶 广 芩

最失 败 的 采 访

1970年 ，老记者某 公，奉命 采访
当时 红 极一时 的 博 罗 县 某典型——一
位“活 学 活用 ”标兵 。

“ 请 问 ，你 原籍 是什么地方？”
“ 我 们 都 是来 自 五湖 四 海，为 了

一个共 同 的 革 命 目 标，走 到 一 起 来
了。”

标兵侃 侃 而答，记者 不得要领 ，
只好再 问 。

“ 你现在 的 生活 还好 吧？”
“ 先 天 下 之 忧而忧，后 天下之乐

而乐。”
记者 瞠 然 ，不 甘 心，又 问 ：

“ 你 家 有 几 兄 弟？”
“ 全 世 界 受 苦人都是我的 阶级兄

弟。”

记者 落荒而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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